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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大观非遗大观

在建阳老城区的一间小工作室里，一盏台灯将暖光铺在工作台上，周志华正伏在案前，手持刻刀，
借着放大镜的微光，在一块黄杨木上细细雕琢。木屑簌簌落下，他的指尖布满薄茧，眼神专注而沉静，
仿佛整个世界都只剩下手中的木料与刀锋。这位曾经的机械工程师，用近20年的光阴，将工业理性与
东方美学熔铸于木石之间，在方寸之间雕琢烟火人间与禅意风骨。

走进周志华的工作室，仿佛走进了一个“以木为材的菜市
场”：黄杨木雕的花生，表皮凹凸有致，纹路清晰逼真，拿在手

里沉甸甸的，若不细看，几乎与真花生别无二致；崖柏雕的
香菇，菌盖边缘微微卷曲，菌褶细密排列，连菌柄上的裂

纹都还原得恰到好处；木雕的生姜，有着生姜的表皮
肌理，甚至在姜芽处点上一抹嫩黄，让作品几乎能

以假乱真。还有八角、玉米、地瓜……这些作品
都复刻了生活中最寻常的食材，却在细节里藏

着匠心。
“我就是想让大家看到，

木头也能还原生活里的烟火
气。”周志华说。为了雕好一
颗花生，他会把真花生放在案
头，反复观察、比对，用刻刀一
点点凿出表皮的坑洼，再用砂

纸细细打磨，让每一道纹路
都自然流畅。有朋友第一

次见到他的花生雕件，
还疑惑地问：“你怎么把
花生摆在这里？”

更令人称奇的是
他的莲蓬雕件。这件
以崖柏为材的作品，莲

蓬外壳褶皱起伏，充满
自然沧桑感，而里面的

十几颗“莲子”，竟能在孔洞里自由转动，却不会掉出来。这正
是周志华最引以为傲的“活子”工艺：他先将莲蓬外壳与莲子
分别雕刻，再把莲子精准压入比其直径略小的孔洞中，利用木
材的弹性与张力，让莲子既能灵活转动，又不会脱落。

“每一颗莲子的尺寸都要精准到0.1至0.2毫米，差一点就
会卡住或者掉出来。”他说，这件作品凝聚了他对传统工艺的
敬畏，也藏着他对“活态”美学的追求——木头经雕刻后，有了
呼吸与灵动。

把烟火气雕进木头里

如果说写实
雕刻是周志华对生活

的致敬，那写意根雕则是他
对东方美学的追寻。为了提升审

美，他遍览古代名家画作，从八大山人的极
简笔墨中领悟“少即是多”的真谛，从徐渭的狂草
书法里汲取线条的力量，再将这些感悟融入雕刻
之中。他雕的人物，通过姿态与衣袂的流转，传递
出或沉静，或洒脱，或悲悯的情绪；他保留了崖柏

天然的枯槁纹理，与人物的空灵神态相得益彰，营
造出“枯木逢春”的禅意。

“木头是有生命的，每一道纹理都藏着它的故
事。”周志华说，他从不刻意改变木头的形态，而是
顺着木头的纹理与走势，去发现藏在里面的“灵
魂”。有一块崖柏，原本只是一段扭曲的枯木，他
看着看着，便觉得像一条鱼，于是只在头部稍加雕
琢，便成就了一件充满生命力的雕刻作品。这种

“因材施艺”的创作理念，让他的每一件作品都独
一无二，也让木头在他的刀下，重新焕发了生机。

“我只是一个喜欢雕刻的手艺人。”他说，比起
获奖与头衔，他更在意的是如何让更多人感受到

手工的温度。在一次艺术下乡活动中，有孩子天
真地问他：“老师，我长大了能不能跟你学雕刻？”
这句话让周志华十分感动，也更加坚定了他推广
雕刻艺术的决心。

从机械工程师到木雕匠人，从大型生产工厂
到小小的工作台，周志华用十多年光阴，完成了一
场人生的华丽转身。他以刀为笔，以木为心，在方
寸之间雕出了生活的烟火气，也雕出了东方美学
的禅意风骨。在他的刀下，木头成为了有温度、有
灵魂、有故事的载体，也让我们看到，在这个喧嚣
的时代，依然有人愿意沉下心来，用一生的时间，
做好一件事。

在木石间流淌的东方禅意

“十番”没有“停歇”
□张俣辰文/摄

提起“十番音乐”，人们往往先想到的是声音，乐器奏响起来，整条街都
跟着热闹。它常出现在庙会、游行、迎神、祝寿这样的场合。

在福建，这种音乐有着悠久的流传历史，至少在清代的福州市已经成
形，并在民间长期传承。清末，十番音乐从福州市传入南平市延平区，在当
地逐渐扎下根来，融入日常生活之中。

如今，十番音乐（南平）已被列入福建省第一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扩展项目，但对许多人来说，它依然是耳中熟悉、脑海里陌生的事物。或
许延平市民还不知道，十番音乐一直在近处奏响。

演奏结束后，黄毓顺一边收拾，一边随口聊起徒弟的情况。
这几年收了四个徒弟，平时都在乡镇生活，只有练习时才进城。
他最早带的徒弟是儿子和孙子、外孙。跟着他，孙子外孙兄弟俩
学了十番也学舞狮。不过，后来都到外地学习、工作，这门技艺
也就被放下了。黄毓顺的女儿住在延平，现在也开始跟着他学
习十番。

十番音乐的学习方式其实在简化。黄毓顺回忆，过去他师
从十番音乐艺人张安清时，完全依赖口耳相传。老师傅生于旧
社会，没有文化，口念工尺谱；黄毓顺作为徒弟跟着记、念，再一
遍一遍模仿、练习。现在，黄毓顺把“月中桂”“月中春”两个曲目
转写成简谱，贴在门口，方便徒弟练习。虽然有简谱简化了个人
学习的门槛，但十番音乐仍然是个合奏的音乐，必须通过反复合
奏，达成默契。采访当天，演奏了一段时长两分半的“月中桂”。
前两次演奏，黄毓顺都不甚满意。演奏刚结束，他停下锣锤和小
钹，就闭着眼、微微歪着头。用商量的语气向周围人询问：“还是

不太行，再打一遍吧？”
后来再次拜访黄毓顺，他拿出手机

播放了一段据说是一百多年前的影像资
料，内容是外国人拍摄福州十番的“老六
板”。他说那其实也是延平十番音乐的“大八
板”，只是不同地方有不同的名称。黄毓顺听了一
会儿，不由自主地眯起眼睛，哼唱起来，越哼越来兴
致。

如今，人们请民间乐队演奏十番音乐的机会大不如
前。黄毓顺在一年里只有十余次演出机会，多数集中在农
历新年到元宵节期间。闲下来时，黄毓顺“技痒难耐”，便会哼
一曲解闷。在采访中，每说到一个曲牌，他不由自主地要么哼
唱，要么拿起锣钹演奏，一旦开始就要演示全段。

十番音乐不再像过去那样随处可见，但有黄毓顺这种坚持
的人，老非遗得以依旧存续。

人有聚散“十番”仍在

如果没有人说明，很少有人会注意到，在
延平明翠阁与建溪相对的圣公殿下方，住着
一户人家。屋檐下十几份牌匾、证书、聘书被
贴在墙上，扬琴摆在窗前，屋里光线偏暗，墙
边靠着锣、钹和一些打击乐器，柜子上则摆满
管乐器。这里看起来像一个乐器储藏室。实
际上，这既是十番音乐非遗传习所，十番音乐
（南平）省级非遗传承人黄毓顺也在这里生
活。

黄毓顺介绍，他过去在城区练习十番音
乐——锣鼓、唢呐声一响，动静很大，难免影
响邻居。“可我总要练啊，所以就搬到了这里，
人少，不吵。”黄毓顺说着，也有些无奈。明翠
阁建于古代延平府城城墙之外，从这个意义
来看，黄毓顺为了十番音乐，搬到现在的住
处，算是“出城”了。

前期预约采访，黄毓顺了解情况后，主动
在电话那头提起：“要不我把人都叫来吧，你
看看、听听就知道了。”采访当天，黄毓顺的朋

友、徒弟陆续到了，有的从城区而来，有些甚
至从乡镇赶上来。屋檐下众人解开乐器，大
家各自试音。黄毓顺也邀请笔者进房间，逐
一介绍十番音乐所用的各种乐器。十番音乐
里头，除了锣、钹这种常见的乐器以外，也有
一些独具地方特色的工具。斗管、浪串鼓这
些乐器名字更是只有以方言发音来命名的称
呼；对应到普通话，则根据地域不同，又被写
成“逗管”“狼串鼓”等其他名字。

斗管的哨片用芦苇管制成，属于消耗
品。黄毓顺拿起一支，自言自语地说起：“这
斗管很长时间没用了，不知道能不能吹。”用
热茶水浸润后，黄毓顺试着吹了几次。才发
现时间过久，哨片已经开裂，吹奏起来，声音
受到影响。黄毓顺在屋中几番寻找也没有找
到备用的哨片，只能作罢。好在锣、钹、鼓、唢
呐这样的乐器耐用得多，演奏者试音后，黄毓
顺居中操起锣钹，一场即兴的演奏也随之开
始。

“十番”响起人烟外

第一次在现场近距离听一段十番音
乐，耳边是密集的锣鼓与唢呐声，层层叠
加，很容易在它热闹的氛围中无所适从。
转而被那些古意的曲牌名吸引。“月中桂”

“月中春”“双贵子”，这些名字带着明显的
古典气息，音乐未响起前，会有一种即将听
到一段诗词朗诵的错觉。

黄毓顺后来解释，不同的曲子，对应着
不同的场合：“月中桂”多用于游行，“双贵
子”则更灵活，可以迎客等，做“百岁”时也
会用到。一首曲子通常三五分钟，若是行
进着演奏，往往是六七首曲子轮着来。即
使吹奏累了，音乐也不能停下，于是几首曲
子中间，穿插如“一枝花”这些节奏较为简
单的曲目，让演奏者在连续的演奏中稍微
缓一口气。

到现在，十番音乐还保留着一百多首
曲牌，但黄毓顺反复提到，数量本身并不是
关键。南词、闽剧……无论何种，只要有乐
谱，十番音乐都可以作为配乐。

十番音乐的热闹氛围和曲牌的古意优
雅形成反差，音乐本身和曾经学习音乐的
人也是有种奇妙反差。黄毓顺介绍，十番
音乐不是一门需要专门学习的技艺。在

1949年以前，福州当地民间为了
防范土匪强盗，会组织拳馆自
保。年轻人聚在一起练拳，闲
暇时无事，慢慢接触和学习十
番音乐。既让年轻人除了武
力比拼以外，有更和谐的竞赛
相互切磋，也为日后谋生提
前掌握了一项技能。到了清
朝末年，艺名为“无头珠”的
艺人从福州学艺，再将十番
音乐带回延平。自那以后延
平有了十番音乐。

黄毓顺的师承就在“无
头珠”这一脉。他的师父张安
清师从“无头珠”。过去十番
音乐中七类乐器各有一个“位
子”，胡琴、唢呐、锣鼓……每一
项乐器都掌握的人会被人以“七
条凳子都会坐”称赞，也被称为

“七把位”。张安清、黄毓顺都是
“七把位”。当天，在演奏前，黄毓顺
兴致很高，拉着笔者听了唢呐、斗管、扬
琴的演奏，而在录制十番合奏时，他则居
中操起锣钹，把控节奏。

从榕城来 从历史来

以刀为笔以刀为笔，，以木为心以木为心
——建阳匠人周志华的雕刻人生

□本报记者邱冬勇文/摄

黄
毓
顺
吹
奏
斗
管

周志华的雕刻作品周志华的雕刻作品《《花生花生》》

十番音乐乐队十番音乐乐队

带有锣鼓带有锣鼓
经的乐曲简谱经的乐曲简谱

黄毓顺屋外贴着十几
份证书、聘书等荣誉

1970年，周志华在建阳出生。他是一名
机械工程师，在工厂里管生产、带团队，月薪
在当时已是令人艳羡的水平。白天，他是机
修师傅，面对复杂的设备故障，总能三下五
除二找到症结；晚上，卸下工装的他，便一头
扎进自己的小工作室，用机械加工的思维，
摸索起了木雕创作。

“机械加工是把多余的金属去掉，雕
刻是把多余的木头去掉，本质上是相通
的。”周志华笑着说。他用工厂里的金属

废料自制雕刻刀，把每一件木雕都当

成精密零件来打磨。
最初，他只是想为退休后的生活找个爱

好，却在一刀一凿间，渐渐爱上了这种与木头
对话的感觉。2017年，他进入福州大学厦门
工艺美术学院进修，系统学习非遗雕刻技艺，
作品《众生相》在“文化部、教育部中国非物质
文化遗产传承人群研修研习培训计划”结业
展中获得佳作奖，《少女头像》被学院永久收
藏。

从机械工程师到木雕匠人，这场转身，他
走了整整十多年。

从机械工程师到木雕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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